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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咬伤后相关并发症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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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毒蛇咬伤是一种常见的临床急症，具有发病急、病情变化迅速、致残率及死亡率高等特点。 蛇毒中

毒除出现常见的全身性和局部组织损伤外，还会引起显著的毒蛇咬伤并发症，包括即时性和延迟性。 这些并发症

也是导致毒蛇咬伤致残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患者的远期预后及生活质量。 该文综合新近的研究成果，
重点从血液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及其他方面对毒蛇咬伤并发症的症状、诊断及治疗进

行综述，以期在临床上为毒蛇咬伤有效、精准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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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蛇咬伤是一种严重被忽视且资源不足的公

共卫生事件。 ２０１７ 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将毒蛇咬伤重新列入被忽视的

热带疾病清单［１］。 据 ＷＨＯ 统计，世界上每年约发



生 ２７０ 多万起毒蛇咬伤事件，造成约 １０ 万人死亡，
４０ 万人肢体功能障碍［２］。 毒蛇咬伤以全身性表现

（出血、溶血、神经毒性、心脏毒性、细胞毒性、休克

等）和局部组织损伤（疼痛、肿胀、出血、软组织坏死

等）为主［３］，导致严重的致残率和死亡率。 既往人

们对毒蛇咬伤引起的并发症知之较少，随着医学界

对毒蛇咬伤研究的深入，其即时性和远期并发症不

断被发现，包括血液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内
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等多方面，见图 １。 这些并发症

不仅加重疾病，损害机体功能，如果管理不善甚至

伴随终身，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文就毒蛇

咬伤多系统并发症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

为相关并发症发生机制的研究及临床上早发现、早
预防、早诊治提供参考。

图 １　 毒蛇咬伤后相关系统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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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起毒蛇咬伤并发症因素分析

１􀆰 １　 院前急救不当

　 　 毒蛇咬伤后院前结扎或固定被认为是有效减

缓毒液传播的急救措施，能为院内治疗提供较有利

的时间窗。 然而，目前对毒蛇咬伤后结扎和固定的

应用存在较大争议。 一般地，蛇毒主要通过淋巴管

传播（静脉内中毒极为罕见），使用压力绷带并用夹

板固定患肢会大大阻碍毒液的流动，从而延缓全身

效应的发展。 但因患者或部分医生对毒蛇咬伤认

知局限，以及结扎或固定的部位、绷带材料、压力大

小、时间间距、蛇种差异等多方面因素，这些急救措

施应用不当，常出现神经损伤、局部坏死等并发症，
使得现实世界的急救应用效益差异很大［４］。

美国 医 学 毒 理 学 会 等 组 织 提 出， 当 北 美

Ｃｒｏｔａｌｉｎａｅ 属蛇中毒不引起广泛死亡率，而主要以局

部组织为主要毒性靶点时，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压力

固定对人体的功效，反而可能会引起严重不良事

件，不建议使用压力固定作为这种毒蛇咬伤的院前

治疗［５］。 因此，急救措施应视实际中毒情况遵循循

证原则审慎应用，以减少并发症发生。
１􀆰 ２　 抗蛇毒血清

　 　 抗蛇毒血清（ ａｎｔｉｖｅｎｏｍ，ＡＶ）是目前治疗毒蛇

咬伤的唯一特效疗法，有效降低死亡率。 然而 ＡＶ
实际应用中涉及血清使用的时效和剂量、血清药物

质量、蛇种区域差异性以及血清交叉不良反应等问

题。 ＡＶ 的稳定性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易引起后期不

可预测并发症的因素，液体 ＡＶ 需要连续冷藏且保

质期较短，常因血清质量问题导致不良治疗效果而

产生并发症。
ＡＶ 与毒液的相互作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

括释放的毒液量以及特定 ＡＶ 中毒素亚型的相对识

别。 关于 ＡＶ 使用剂量，目前普遍认为，临床中 ＡＶ
和毒液之间 １ ∶ １ 的应用存在不能完全中和的潜在

风险，因此，临床上 ＡＶ 多应用过量，而过量的 ＡＶ
也是后期潜在并发症发生的重要因素。
１􀆰 ３　 不恰当的手术治疗

　 　 不恰当的外科手术治疗也是引起毒蛇咬伤并

发症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中以筋膜切开术为典型代

表。 筋膜切开术是目前毒蛇咬伤后降低筋膜室压

力的常用手段。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应辨别毒蛇咬

伤引起的皮下肿胀与其他外伤引起的深部组织肿

胀的病理差异性。 在未行室内压力测量，或没有证

据表明患肢出现临界压力升高的情况下就进行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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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切开术是不合理的。 不恰当的手术治疗反而会

引发出血过量，导致并发症甚至死亡事件发生。
１􀆰 ４　 被咬伤患者个体差异

　 　 在严格参照毒蛇咬伤治疗指南情况下，毒蛇咬

伤后患者个体差异是产生并发症的主要原因。 在

临床实践中发现，即使在同种条件下，采用相同的

治疗手段，有的患者出现毒蛇咬伤并发症，而有的

患者没有并发症，这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区域以及

体质等差异有关，使得毒蛇咬伤的治疗成为一个极

具挑战的课题。

２　 毒蛇咬伤多系统并发症

２􀆰 １　 血液系统

２􀆰 １􀆰 １　 消耗性凝血病　
　 　 消 耗 性 凝 血 病 （ ｖｅｎｏｍ⁃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ｏａｇｕｌｏｐａｔｈｙ，ＶＩＣＣ）是毒液诱导的促凝剂毒素（包括

凝血酶原激活物、凝血因子 Ｖ ／ Ｘ 激活物、类凝血酶

等）激活了凝血通路，在促凝过程中消耗大量纤维

蛋白原、凝血因子及血小板，形成“消耗性低凝状

态” ［６］。 临床表现为出血，轻者皮下、鼻或牙龈出

血，重者呈血液失凝状态，可见颅内和脏器出血等。
此类出血表现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类似，但后者伴

有微血栓形成、微循环障碍，以终末器官衰竭为特

征，往往难以自愈。 本病的诊断主要基于凝血功能

检查，可见国际标准化比、凝血酶原时间及 ｄ－二聚

体升高，纤维蛋白原降低。 血栓弹力图［７］ 能够监测

凝血功能的损伤进展变化，可作为一种新型的 ＶＩＣＣ
诊断工具和疗效评价指标。

毒蛇咬伤引起的 ＶＩＣＣ 治疗以中和促凝剂毒

素，恢复凝血因子水平，预防大出血及并发症为原

则。 ＡＶ 可结合并中和游离毒素，但具有很强的时

效性，故强调早期使用［８］。 使用 ＡＶ 后应密切监测

凝血功能，可通过血栓弹力图指导 ＡＶ 额外使用的

剂量、时间及频率。 研究表明，对于活动性出血的

患者，使用外源性凝血因子替代疗法可加速凝血功

能的恢复，在注射 ＡＶ ４ ｈ 内给予新鲜冰冻血浆可缩

短病程［９］。
２􀆰 １􀆰 ２　 血栓性微血管病　
　 　 部分 ＶＩＣＣ 病例会发展为血栓性微血管病

（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ｍｉｃｒｏａｎｇｉｏｐａｔｈｙ，ＴＭＡ），ＶＩＣＣ 常见于毒

蛇咬伤后 １􀆰 ５～２ ｈ，注射 ＡＶ 后 １２～２４ ｈ 内消退，而
ＴＭＡ 常在咬伤后 １～３ ｄ 出现，并持续更长时间［１０］。
此外，尚有一些未经历 ＶＩＣＣ 的 ＴＭＡ 病例报道［１１］。

Ｎｏｕｔｓｏｓ 等［１２］提出 ＴＭＡ 的诊断标准为：血涂片检查

显示贫血伴＞１􀆰 ０％的红细胞碎片，伴有绝对血小板

减少（＜１５０×１０９ ／ Ｌ）或血小板较基线相对减少 ２５％。
ＴＭＡ 可累及内脏，肾是蛇伤相关 ＴＭＡ 的主要靶器

官，早期诊断急性肾损伤（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ＡＫＩ）
对减少并发症、挽救生命至关重要，而红细胞碎片

对 ＴＭＡ 合并 ＡＫＩ 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１３］。 因此，临床上建议 ＴＭＡ 患者应在毒蛇咬伤

２４ ｈ 内进行连续血涂片检查。
治疗上，血浆置换可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减少

血管内皮的进一步损伤，目前已用于一些较严重的

ＴＭＡ 病例［１４］。 对于 ＴＭＡ 合并 ＡＫＩ 患者，应强化支

持性护理，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必要时行血液透

析等肾支持及肾替代治疗。 据研究统计，９７％最初

需透析治疗的 ＴＭＡ 合并 ＡＫＩ 患者均能获得无透析

生存期，但仍存在发展为慢性肾病的风险，因此建

议对此类患者进行长期肾功能监测［１５］。
２􀆰 １􀆰 ３　 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　
　 　 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ｌｅａｋ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ＬＳ）是罗素蝰蛇（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 ｖｉｐｅｒ）咬伤的一种独特

并发症，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为毒素直接或间

接作用于血管内皮，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浆外

渗至组织间隙［１６］。 临床表现为球结膜及眶周水肿、
腮腺肿胀，呈“毒蛇头外观”，甚或胸腹腔积液、全身

弥漫性凹陷性水肿。 由于血浆外渗、血容量减少，
继而出现低血压、低蛋白血症和低容量性休克等并

发症。 组织灌注减少进一步致肾小管缺血坏死，故
易进展为 ＡＫＩ。 若血流动力学未及时改善，还会导

致多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
毒蛇咬伤后 ＣＬＳ 治疗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气道，

给予氧供，必要时行气管插管辅助呼吸，积极液体

复苏以维持组织灌注［１７］。 血浆置换能够清除 ＡＶ
无法中和的毒素及与毛细血管损伤相关的细胞因

子和炎症介质，目前已有成功治疗的案例报道［１８］，
但尚缺乏高质量的大规模研究。
２􀆰 ２　 神经系统

２􀆰 ２􀆰 １　 神经肌肉麻痹

　 　 神经毒性是常见的中毒类型，毒素通过阻滞神

经肌肉传导而引起弛缓性麻痹。 症状最早在毒蛇

咬伤后 ３ ｍｉｎ 出现，进展迅速，最初累及眼外肌，逐
渐累及面颈部、肢体肌肉和呼吸肌。 呼吸衰竭是神

经毒性蛇咬伤与死亡率相关的主要原因，也是临床

上密切关注的焦点。 一旦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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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吸氧，监测呼吸功能，必要时行气管插管和机

械通气。
２􀆰 ２􀆰 ２　 中风　
　 　 中风是与脑血管相关的神经系统损伤，包括缺

血性和出血性两类，多继发于呼吸机麻痹、心脏骤

停致缺血缺氧或血液毒性直接诱发。 蛇伤后颅内

出血发病率更高，已明确归因于凝血功能障碍；而
缺血性中风的发病机制尚存在争议，可能与内皮损

伤、高凝、自身免疫性血管炎、ＴＭＡ 和全身性低血压

等相关［１９］。 此外，毒蛇咬伤后缺血性中风还可能发

展为其它严重的并发症，包括截瘫、皮质性失明［２０］、
脑白质病和帕金森病等［２１］。 治疗上，给予通气支

持，纠正凝血功能，早期注射 ＡＶ，并结合其它对症

辅助治疗对于改善预后至关重要。
２􀆰 ２􀆰 ３　 其它神经系统并发症　
　 　 毒蛇咬伤后还可表现出其它罕见的神经系统

并发症，如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２２］、急性播散性

脑脊髓炎［２３］、Ｌａｎｃｅ⁃Ａｄａｍｓ 综合征［２４］、复杂区域疼

痛综合征［２５］等。 这些并发症可通过 ＣＴ、ＭＲＩ 等影

像学及电生理检查诊断。 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

是一种以头痛、癫痫发作、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等

多重症状为特征，并伴有可逆性血管源性脑水肿的

综合征，本病应重视病因治疗，包括降压、停用免疫

抑制剂和改善肾功能等［２０］。 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与麻疹、腮腺炎和单纯疱疹等病毒感染相关，是一

种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毒蛇咬伤后急性播散

性脑脊髓炎可能与毒液或 ＡＶ 介导的免疫损伤相

关，治疗包括激素、免疫调节、血浆置换、物理和康

复疗法等［２１］。 Ｌａｎｃｅ⁃Ａｄａｍｓ 综合征又称为活动性肌

阵挛综合征，表现为构音障碍、动作 ／意图肌阵挛、
癫痫、认知障碍和共济失调，可予氯硝西泮、左乙拉

西坦等镇静治疗，其预后差异显著，早期诊断至关

重要［２２］。 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常发生在创伤后，特
征为慢性疼痛、水肿、皮肤颜色及感觉异常、骨质疏

松和肌阵挛，与交感神经障碍相关［２３］。 持续疼痛给

患者造成长期负担，蛇伤后应警惕此综合征，并通

过早期治疗控制疼痛，以防严重的神经功能丧失。
２􀆰 ３　 运动系统

２􀆰 ３􀆰 １　 组织坏死　
　 　 毒蛇咬伤后，蛇毒金属蛋白酶、透明质酸酶和

磷脂酶 Ａ２ 等毒素通过降解细胞外基质，诱导炎症

和细胞凋亡，导致组织坏死及再生不良［２６］，是蛇伤

的远期并发症之一，临床表现为慢性溃疡、瘢痕、畸

形、肌肉萎缩、关节僵硬、平衡受损等。 此类并发症

虽多无致命性，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

重大的经济负担。 临床上对毒蛇咬伤后严重的局

部症状应及时采取清创、解除挛缩或截肢等处理，
传统天然药物对局部损伤可起到有效的补充或替

代治疗效果。
２􀆰 ３􀆰 ２　 筋膜室综合征　
　 　 蛇毒螯入后局部组织出血、肿胀、渗出、坏死，
血供减少；筋膜室内压力升高，进一步加重血液循

环障碍，导致室内神经肌肉缺血坏死，并发展为筋

膜室 综 合 征 （ ｏｓｔｅｏｆａｓ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ＣＳ）。 小腿和前臂筋膜厚韧，缺乏弹性，且存在双

骨和骨间膜结构，为 ＯＣＳ 的好发部位［２７］。 ＯＣＳ 临

床表现可归纳为 “６Ｐ”，即疼痛 （ ｐａｉｎ）、感觉异常

（ｐａｒｅｓｔｈｅｓｉａ）、皮肤苍白（ ｐａｌｌｏｒ）、麻痹（ 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
肤温 异 常 （ ｐｏｉｋｉｌｏｔｈｅｒｍｉａ ） 及 脉 搏 减 弱 或 消 失

（ｐｕｌｓ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ＯＣＳ 病情进展迅速，如未及时诊

治，轻者肌肉挛缩、损害神经功能，重者可致神经干

及肌肉坏死，发生毒血症及肾功能衰竭，甚至危及

生命。
筋膜室压力测定是 ＯＣＳ 诊断的金标准，当室筋

膜压＞３０ ～ ４０ ｍｍＨｇ 或舒张压与室筋膜压差＜３０ ～
４０ ｍｍＨｇ 可明确诊断［２８］。 白细胞计数和 ＡＳＴ 水平

升高是 ＯＣＳ 的危险因素，有助于早期预测；ＭＲＩ 可

确定 ＯＣＳ 涉及的肌间，推荐 ＭＲＩ 结合筋膜室压力监

测用于本病的诊断和疗效评估［２９］。 治疗上，早期给

予足量 ＡＶ 可降低组织压，减少肌坏死，常规治疗还

包括抗生素、激素、破伤风免疫球蛋白、脱水及利尿

剂等［３０］。 筋膜切开术可快速降低腔室内压力，是蛇

伤后 ＯＣＳ 公认的治疗方法。 目前对于切开时机尚

没有统一标准，多数学者主张早期切开，既可缓解

筋膜室高压，亦可清创引流［３１］；也有研究表明即使

早期行筋膜切开术，仍然无法改善肢体功能预后，
故仅推荐用于筋膜下压力持续升高的难治性病

例［３２］。 此外，负压封闭引流术有助于减轻组织水肿

及感染，加速创面的愈合，可作为辅助疗法［３３］。
２􀆰 ３􀆰 ３　 钙化性肌坏死　
　 　 本病常继发于 ＯＣＳ，尤其是伴周围神经损伤的

病例。 其特征是肢体间室内肌肉坏死区域伴周围

钙化和中央液化，好发于前腔室，其次是外侧腔室

和后深腔室［３４］。 表现为逐渐增大的无痛肿块，偶尔

有压痛，易被误诊为软组织肉瘤，可通过病史及 Ｘ
线、ＭＲＩ 等影像学检查诊断。 早期诊治 ＯＣＳ 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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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并发症的发生，由于手术感染风险较高，主张无

症状者先进行观察和随访，严重者可行肿块完全切

除和抽吸引流，术后运用抗生素 ６～８ 周［３５］。
２􀆰 ４　 内分泌系统

　 　 垂体功能减退（ ｈｙｐｏｈｙｐｏｐｈｙｓｉｓ，ＨＰ）是最常见

的内分泌系统并发症，主要见于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 ｖｉｐｅｒ 咬

伤，少数病例也见于锯鳞蝰蛇（ ｓａｗ⁃ｓｃａｌｅｄ ｖｉｐｅｒ）。
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为血液毒性致垂体血管

中纤维蛋白微血栓沉积，或低血压致垂体缺血缺

氧，或血管通透性增加致垂体出血肿胀［３６］。 急性

ＨＰ 表现为低血糖、低血压和休克，死亡率较高；迟
发性 ＨＰ 在蛇伤后数月至数年出现，临床特征包括

虚弱、声音沙哑、身体肿胀、体毛减少、性欲减退、男
性勃起功能障碍、女性月经紊乱，表现较隐匿［３７］。

垂体 ＭＲＩ 可见部分空蝶鞍区，但存在假阴性诊

断。 继发性性腺功能减退和甲状腺功能减退是迟

发性 ＨＰ 最常见的蛇伤并发症，其次是继发性肾上

腺功能不全和生长激素缺乏。 不明原因的反复低

血糖和难治性低血压是 ＨＰ 的危险因素，ＡＫＩ、ＣＬＳ
和凝血功能障碍是 ＨＰ 的预测指标［３８］，此类患者应

长期随访，及时识别内分泌紊乱，早期激素替代治

疗，以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
此外，毒蛇咬伤还可能出现原发性肾上腺功能

不全、电解质紊乱（包括低钠血症、低钾血症、高钾

血症）、尿崩症和高血糖等广泛的内分泌相关并发

症［３９］。 因此，毒蛇咬伤后应密切监测患者内分泌水

平，以减少及延缓毒蛇咬伤内分泌系统并发症的发

生及进展。
２􀆰 ５　 生殖系统

　 　 生殖功能主要由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调节，研
究表明，Ｒｕｓｓｅｌｌ’ｓ ｖｉｐｅｒ 咬伤后 ＨＰ 可继发性腺功能

减退，激素水平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患者的生殖功

能。 此外，目前已开展多项动物实验研究，验证了

蛇毒毒素对雄性动物生殖能力的影响。 Ｒｅｐｒｏｔｏｘｉｎ
是第一种从 Ｄａｂｏｉａ ｒｕｓｓｅｌｉｉ 蛇毒中分离出来的对生

殖系统有害的毒素，可致小鼠睾丸的生殖细胞和间

质细胞退化、输精管萎缩［４０］。 Ｃｒｏｔａｌｕｓ ｄｕｒｉｓｓｕｓ 蛇毒

可影响染色质的凝聚和组装，增加异常形态精子的

数量，其毒液的主要成分磷脂酶 Ａ２ 可诱导小鼠精

子膜损伤，磷酸二酯酶可降解 Ｈ２Ｂ 组蛋白［４１］；
Ｂｏｔｈｒｏｐｓ ｊａｒａｒａｃａ 蛇毒可诱导成年小鼠生精上皮结

构和功能的改变，抑制精子产生，并增加睾丸蛋白

总提取物中的一氧化氮水平，诱导内腔室的生殖细

胞释放到输精管，导致生精上皮支持细胞减少［４２］。
生殖系统损伤是既往被忽视的蛇伤并发症，而

生育能力是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上述研究提示临

床医生在毒蛇咬伤患者的处理中应重视生殖系统

功能的排查，早期诊治以防不可逆的生殖功能障碍

发生。
２􀆰 ６　 其他蛇伤并发症

２􀆰 ６􀆰 １　 心理上并发症　
　 　 因人们对蛇根深蒂固的恐惧，及肢体挛缩、瘢
痕或残疾等并发症发生，毒蛇咬伤常给患者带来极

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 研究显示，部分患者在毒蛇

咬伤后 １ ～ ４ 年内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表现为焦

虑、抑郁、癔病、器质性妄想症、创伤后应激障碍

（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ＰＴＳＤ ） 和 心 理 障

碍［４３］，导致患者行动力、注意力、学习和认知能力下

降。 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毒蛇咬伤患者与未被蛇

咬伤的患者相比，ＰＴＳＤ 的患病率分别为 ４３％和

２８％，且前者在心理和社会领域的生活质量评分显

著降低（Ｐ＜０􀆰 ０５） ［４４］。 早期对患者进行心理健康筛

查和干预，即使是非专业心理医生进行简短的心理

教育和认知行为疗法，均有助于减轻患者焦虑和抑

郁等精神症状，改善整体功能［４５］。
因此，提高临床医生对蛇伤患者心理健康状况

的认识，提供心理监测及适当干预，对于蛇伤临床

管理，开发综合护理模式，了解疾病的真实负担均

有重要意义。
２􀆰 ６􀆰 ２　 蛇伤后眼部并发症

　 　 毒蛇咬伤致眼部病变的途径分为蛇毒注射和

蛇毒喷射两种。 蛇毒喷射是指某些蛇类（如眼镜

蛇、横纹蛇等）通过唾液腺或颈腺将毒液喷射入眼，
多涉及单眼，主要为前节段损伤，表现为畏光、角膜

水肿、结膜炎和葡萄膜炎等，由蛇毒中的胶原酶和

蛋白酶触发的组胺和乙酰胆碱内释放造成。 蛇毒

注射是指毒素通过血液循环到达眼睛而致相应损

伤，由于视网膜和脉络膜血管丰富，故常发生后节

段损伤，临床表现取决于毒素类型。 神经毒素可致

眼部神经功能紊乱，表现为眼肌麻痹、上睑下垂、复
视、视神经炎等；血液毒素可致凝血功能障碍，表现

为葡萄膜炎、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视网膜或玻璃

体出血、黄斑梗死等［４６］。 由于眼前房液体循环受到

抑制， 急 性 闭 角 型 青 光 眼 （ ａｃｕｔｅ ａｎｇｌ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ＡＣＧ）也有发生。 Ｋｕｌｋａｒｎｉ 等［４７］ 发现 ＡＣＧ
可能与血毒性蛇咬伤后 ＣＬＳ 和 ＡＫＩ 有关，在毛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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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广泛渗漏的情况下，睫状体水肿，进而睫状体突

前旋转和晶状体虹膜前移位，导致眼压升高。 另

外，其它罕见的眼科急症如双侧增生性视网膜病变

伴牵 拉 性 视 网 膜 脱 离 和 皮 质 性 失 明 等 均 有

报道［４８－４９］。
临床上应高度警惕毒蛇咬伤引起的 ＡＣＧ 等眼

科急症，对可疑患者进行眼底评估，及时诊断和治

疗可预防视力丧失。 治疗上，对于蛇毒喷射入眼，
应立即用自来水或盐水清洗，大多症状可缓解。 对

于蛇毒注射入眼，ＡＶ 是主要治疗方法，其它治疗包

括外用血管收缩剂（如肾上腺素）或局麻药镇痛，抗
生素预防感染， 阿托品、 东莨菪碱预防睫状肌

痉挛［４４］。
２􀆰 ６􀆰 ３　 毒蛇咬伤后感染　
　 　 毒蛇的口腔和毒牙含有多种致病菌，加之损伤

坏死的组织有利于细菌定植，毒蛇咬伤后易产生严

重的局部和全身化脓性并发症。 临床上毒蛇咬伤

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可出现蜂窝织炎，若早期治疗不

当或不及时，可发展为坏死性筋膜炎，严重者出现

广泛的组织坏死和进行性脓毒症，并发急性肾功能

衰竭、血小板减少和凝血功能障碍。 Ｔｓａｉ 等［５０］ 研究

发现，出血性大疱、白细胞计数和形态以及肝炎、糖
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痛风和终末期肾病等慢性基

础病均是坏死性筋膜炎的危险因素。 对于毒蛇咬

伤患者，入院后应密切观察局部感染情况，一般不

建议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如若存在感染风险或出现

明显的感染症状，可经验性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
局部消毒、坏死组织切除和脓肿引流是治疗伤口感

染的必要措施，对已明确的坏死性筋膜炎应尽早行

筋膜切开术［５１］。
由于毒蛇的毒牙较骨头钙化低，Ｘ 线具有一定

透光性，故蛇伤后异物滞留的延迟感染也时有发

生。 Ｇｅｌｍａｎ 等［５２］ 报道 １ 例响尾蛇咬伤，尽管入院

时完善了放射性检查和彻底清疮术，但后期由于组

织中滞留的毒牙感染出现脓毒性关节炎。 该病例

强调了对残留异物仔细检查的重要性，增强 Ｘ 线及

其它影像学方法如超声、暗场和相位对比成像均可

辅助诊断。

３　 结语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增加了蛇的活动时间，以及

农村等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蛇类的猎物急剧增

加，为毒蛇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毒蛇咬伤事件逐

年增加。 然而，因毒蛇咬伤主要发生在农村等偏远

地区，其危害性被严重忽视；毒蛇咬伤记录保存不

完整，使得现有毒蛇咬伤所致死亡或永久性损伤的

相关数据被严重低估。 而毒蛇咬伤后相关并发症

更是为这些欠发达地区的患者增加了沉重的经济

与心理负担，因病致残或因病致贫，使得毒蛇咬伤

事件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学与经济学问题。
毒蛇咬伤具有广泛的危重并发症及慢性致残

后遗症，由于蛇的种属、毒素类型、蛇咬伤和注射

ＡＶ 的时间间隔及地理差异，难以预测毒蛇咬伤后

毒化作用的具体结果。 此外，不当的急救和治疗包

括伤口切割、止血带、电击以及无效的草药疗法等

均能引起蛇伤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 目前，在降低

毒蛇咬伤并发症发病率和提高患者治疗效果方面

还有显著的改进空间。 临床医生应关注毒蛇咬伤

可能出现的即时性和延迟性并发症，建立与毒蛇咬

伤相关的长期健康后遗症筛查机制。
总之，毒蛇咬伤后应积极监测并发症危险因

素，遵循循证医学规律，采取相应防治措施，降低毒

蛇咬伤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以
规避蛇伤急性事件转变为更为昂贵的慢性疾病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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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ｅｎｏ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２０１４， １７（２）： １２５－１３１．

［３９］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Ｓ， 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ＨＹ Ａ，
ＧＯＰ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Ｍ， 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 ｅｎｖｅｎｏｍｉｎｇ ［ Ｊ］ ． Ａｍ Ｊ Ｔｒｏｐ Ｍｅｄ
Ｈｙｇ， ２０００， １０３（４）： １３８８－１３９６．

［４０］ 　 ＫＵＭＡＲ Ｊ Ｒ， ＢＡＳＡＶＡＲＡＪＡＰＰＡ Ｂ Ｓ， ＡＲＡＮＣＩＯ Ｏ，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Ｒｅｐｒｏｔｏｘｉｎ”， 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ｒｏｍ Ｄａｂｏｉａ ｒｕｓｓｅｌｉｉ ｓｎａｋｅ ｖｅｎｏｍ ［ Ｊ ］ ． 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ｅ，
２００８， ９０（１０）： １５４５－１５５９．

［４１］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Ｆ Ｈ， ＢＵＳＴＯＳ⁃ＯＢＲＥＧＯＮ Ｅ， ＭＡＴＩＡＳ Ｒ， ｅｔ ａｌ．
Ｃｒｏｔａｌｕｓ ｄｕｒｉｓｓｕｓ ｓｐ． ｒａｔｔｌｅｓｎａｋｅ ｖｅｎｏｍ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ｔｏｘ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ｓｐｅｒｍ ［Ｊ］ ．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１８， １５３： １７－１８．

［４２］ 　 ＡＬＢＥＲＴＯ⁃ＳＩＬＶＡ Ｃ， ＦＲＡＮＺＩＮ Ｃ Ｓ， ＧＩＬＩＯ Ｊ Ｍ， ｅｔ 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ｒｏｐｓ ｊａｒａｒａｃａ ｓｎａｋｅ ｖｅｎｏｍ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ｓｅ ｓｅｍｉ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Ｊ］ ． Ｊ Ｖｅｎｏｍ Ａｎｉｍ Ｔｏｘｉｎｓ Ｉｎｃｌ

Ｔｒｏｐ Ｄｉｓ， ２０２０， ２６： ｅ２０２００００７．
［４３］ 　 ＢＨＡＵＭＩＫ Ｓ， ＫＡＬＬＡＫＵＲＩ Ｓ， ＫＡＵＲ Ａ， ｅｔ 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 ａ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ＢＭＪ Ｇｌｏｂ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０， ５（１１）： ｅ００４１３１．

［４４］ 　 ＨＡＢＩＢ Ｚ Ｇ， ＳＡＬＩＨＵ Ａ Ｓ， ＨＡＭＺＡ Ｍ，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 Ｊ］ ． Ｉｎｔ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Ｍｅｄ， ２０２１， ５６
（２）： ９７－１１５．

［４５］ 　 ＷＩＪＥＳＩＮＧＨＥ Ｃ 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Ｓ Ｓ， ＫＡＳＴＵＲＩＲＡＴＮＥ Ａ， ｅｔ
ａｌ．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 ｖｉｃｔｉｍｓ ［ Ｊ］ ． ＰＬｏＳ
Ｎｅｇｌ Ｔｒｏｐ Ｄｉｓ， ２０１５， ９（８）： ｅ０００３９８９．

［４６］ 　 ＣＨＡＮＧ Ｋ Ｃ， ＨＵＡＮＧ Ｙ Ｋ， ＣＨＥＮ Ｙ Ｗ， ｅｔ ａｌ． Ｖｅｎｏｍ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ａ ａｎｄ ｏｃ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ｎａｋｅ ｖｅｎｏｍ
［Ｊ］ ． Ｔｏｘｉｎｓ， ２０２０， １２（９）： ５７６．

［４７］ 　 ＫＵＬＫＡＲＮＩ Ｃ， ＧＥＯＲＧＥ Ｔ Ａ， ＡＶ Ａ，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ａｎｇｌ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ｃａｐｉｌｌｌａｒｙ ｌｅａｋ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ｎａｋｅ
ｂｉｔｅ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Ｄｉａｇｎ Ｒｅｓ， ２０１４， ８（１０）： ＶＣ０１－ＶＣ０３．

［４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Ｎ Ｒ， ＤＡＳ Ｄ， ＳＡＵＲＡＢＨ Ｋ， ｅｔ ａｌ． Ａ ｒａｒ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 ［ Ｊ］ ．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７， ６５（１１）： １２３８－１２４０．

［４９］ 　 ＫＯＤＩＡＴＴＥ Ａ Ａ， ＪＯＨＮ Ｌ． Ｈｅｍｏｔｏｘｉｃ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 ｄｕｅ ｔｏ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ｓ ［Ｊ］ ．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１９， ２３（２）： ９９－１０１．

［５０］ 　 ＴＳＡＩ Ｙ Ｈ， ＨＳＵ Ｗ Ｈ， ＨＵＡＮＧ Ｋ Ｃ， ｅｔ ａｌ． Ｎｅｃｒｏｔｉｚｉｎｇ ｆａｓｃｉｉｔｉ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ｖｅｎｏｍｏｕｓ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ｓ ｉｎ ａ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Ｔａｉｗａｎ ［Ｊ］ ． Ｉｎｔ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１７， ６３： ３０－３６．

［５１］ 　 ＨＯＵＣＫＥ Ｓ， ＲＥＳＩＥＲＥ Ｄ， ＬＯＮＴＳＩＮＧＯＵＬＡ Ｇ Ｒ，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Ｇｕｉａｎａ
［Ｊ］ ． Ｔｏｘｉｎｓ， ２０２２， １４（２）： ８９．

［５２］ 　 ＧＥＬＭＡＮ Ｄ， ＢＡＴＥＳ Ｔ， ＮＵＥＬＬＥ Ｊ Ａ Ｖ． Ｓｅｐｔｉｃ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ｈａｌａｎｇｅ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ｔｔｌｅｓｎａｋｅ ｂｉｔｅ ［ Ｊ］ ． Ｊ Ｈａｎｄ
Ｓｕｒｇ Ａｍ， ２０２２， ４７（５）： ４８４． ｅ１－４８４． ｅ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０６

１５１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第 ３４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２４，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５


